
主持人王尧：日本学者李文卿的《鲁迅之后：“战争期”（1937-1945）的满系文坛与文艺》，是她研究“伪

满洲国”文学的系列成果之一。论文仔细爬梳“伪满洲国”的满系文艺发展脉络，深入讨论了左翼作家出走

关内之后，鲁迅对满系文艺的影响极其复杂的背景。作者认为：“伪满洲国”内虽无法直接阅读鲁迅的中文

作品，然而在满洲“建国”前引进的鲁迅文本，却有可能透过地下文学社团在文学创作者之间加以流传，虽

然在当局严厉的监控下，文本流动的范围可能仅限于左翼知识分子间的传阅。然而，即使是在中日战争爆

发之后，以鲁迅作为批判文艺典范的论述仍可见于满系的报纸刊物，由此可知，鲁迅的中文文本虽不能见

于“伪满洲国”，但鲁迅确实影响了满洲文坛。而欲探究鲁迅之所以能出现在满系文艺论述之中的原因，不

能忽视鲁迅文本的日译传播脉络。鲁迅被视为抗争符码在满系文艺被传承与摹写的过程中抗衡了泛滥的

国策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的传播，并给了满系文化人理想的文学想象，提供了精神的寄托。———作者的这

些见地对我们认识“伪满洲国”文学的复杂性颇有启示。某种意义上说，当代文学的海外传播已成为中国

文化走出去战略的一个重要载体。当代文学如何走出去，面临哪些挑战与困境，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应对的

策略，这些问题也因此成为大家讨论的热点。访谈录《中国当代文学的翻译、传播与接受》的受访者白睿文

是北美学界年轻一代学者中的佼佼者，既勤于学术研究，也致力于当代文学的英译，成果斐然，影响颇大。
他作为当代文学海外传播的亲历者，现身说法，就当代文学的翻译与传播提出了自己的观察，特别是他翻

译实践中的切身体验，大到翻译文本的选择，语言风格的处理，小到具体语句的转译等等，都为我们思考

相关问题提供了生动可感的第一手材料。

鲁迅之后：“战争期”（1937—1945）的
满系文坛与文艺

李文卿

一、前言：左翼系谱与东北文坛

五四新文学运动不仅刺激了北京、上海等地的文

坛，也启动了东北的新文学脉动①。在此新文学风潮的

带动之下，作为新文学运动舵手的鲁迅，也为中国的新

文学树立了一个标杆，其风格成为后人仿效的书写典

范，是揭发现实与抗争的模型，奠立了东北左翼文学系

谱的概貌。此左翼系谱之继承到了1932年因溥仪在新京

（长春）创立“满洲国”，而有了不同的方向，对于左派文

人而言，“改朝换代”之后的东北文坛，除了旧式封建的

残余之外，更大的议题是殖民与国族。
1934年对于东北的左翼系谱而言，可说是一个转

折的年代。萧军、萧红、舒群等人的离开造成满系文坛

的重编，以山丁、古丁、疑迟、小松、爵青、秋萤等人为主

的满系文学系谱正式开启。本文将讨论战争期间乃至于

大东亚时期，作为新文学启蒙者之一的鲁迅，如何成为

满系文艺的典范符码，亦即探究满洲文坛的满系文学如

何师法鲁迅文风，以及战争期的鲁迅叙事传播的可能及

其效应。

二、变动中的文坛：鲁迅文本于
满洲国（伪满）传播的可能

为了宣传伪满洲国“民族协和”的政治口号，并形

塑“王道乐土”之意象，在日本的支撑下，伪满洲国初期

欲透过舆论快速地合理化其“建国”的正当性，因此使得

报纸的出刊量大增，而这种现代的宣传媒介也带给满洲

文艺一个崭新的发展空间。除了中文报纸的刊行之外，

日文报刊也迅速地扩增，自伪满洲国成立至1936年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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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由官方弘报协会直接经营或握有主要股份的日文报

社有满洲日日新闻社、大新京日报社、哈尔滨日日新闻

社；中文报社有大同报社、盛京时报社；朝鲜语的报社有

满蒙日报社，此外还有英文报刊《满洲日日新闻》，可说

是同时掌控多种语系的发言权，也因此形成了伪满洲国

特有的多语社会形态。
满洲的文艺的最大特点便是此多语系统的创作背

景，除了满系的中文系谱外，日系文学以大连、旅顺为起

点，随着伪满洲国的建立而逐渐将中心扩充转移至新京

（长春），同时期还有白系（俄罗斯）文学、鲜系（朝鲜）文

学的作品。满洲文坛的复线式发展样态，使得满系文学

在各种文艺理论的刺激下也展现了多元性之样貌，在新

文学作家的努力之下，各式的新文学作品拜当时报纸盛

行之赐，使得文艺创作也能依附报纸副刊得以传播，此

种文艺风潮又被称为“报端文艺”，俗称“报屁股”②。然

而，随着日益严苛的言论管制以及对左派文人的监控、
打压，使得左翼文学色彩最为鲜明的北满哈尔滨作家群

流亡关内，伪满洲国的文艺重心也转移至新京。流亡作

家群中，以在上海直接受到鲁迅帮助的萧军、萧红，在文

学创作、出版上表现得最为活跃，其与鲁迅之间的往来

以及由鲁迅作序，编入《奴隶丛书》的《八月的乡村》〔田

军（萧军）〕、《生死场》（萧红），这两部作品中所暴露的东北

现实，使得“东北流亡作家群”在上海文坛受到了注目③。
藉由鲁迅的背书，萧军与萧红进入了上海文坛，同

时也提升了“东北流亡作家群”的名声，他们透过书写东

北持续抗争之路，并卷入了中日战争以及国共争斗的洪

流中，与其他的左翼文人开始了行动救国，在动乱的时

代中辗转武汉、临汾、西安、延安、香港等地。相较于萧

军、萧红等亡命关内作家的积极态度，满洲文坛的左翼

作家们在严密的政治控管之下一度沉寂，1936年6月发

生了“黑龙江民报事件”，此事件中，担任《黑龙江民报》
副刊“芜田”编辑的金剑啸及相关的左翼人士遭到逮捕

后被处决，对于整个北满的左翼文学之发展影响甚巨。
除了持续地对左派文人活动的打压之外，当局也彻底清

查各地的报纸文艺副刊，凡有涉及抗日、反满思想以及

“左”倾色彩的刊物全都遭到查禁，强迫停刊。此时期值

得注目的文学研究社团是田贲于1936年④所组织的“L.S

（鲁迅）文学研究社”，这个社团无疑是左翼文艺由明转

暗后鲁迅精神的直接承续，对外的名称是“灵莎文学研

究社”，对内则称为“鲁迅文学研究社”，以抗日为主要宗

旨。1940年田贲更通过《营口新报》主编《星火》，并于发

刊词中声明：“‘星火’是为人们开花的，不是为何人插花

的。期望其读者不止于知识层，且应有农夫、樵夫、老父

和壮汉。”田贲想透过文艺动员满洲大众的用心由此可

见，其对于文艺大众化的努力以及企图透过文艺进行的

抗争形态，虽然在满洲严密的援日战争态势中并未引起

反抗的波澜，但却也在左翼式微的战争期间接续了左翼

思潮的系谱，后因日益鲜明的抗日色彩，终于在1941年

被迫停刊。进入战争期后，为了因应更为严厉的查禁手

段，满洲文坛的左翼文艺可以说是在查禁、转移、再生这

种循环中进行着，作家们的写作形式与发表样态也随着

社会氛围的改变而持续变动。
除了上述的“L.S（鲁迅）文学研究社”以秘密结社的

形式传承鲁迅精神外，公开的鲁迅传播路径究竟通过何

种形式进行开展？1932年满洲国（伪满）政府颁布《出版

法》，第四条法规中规定禁止刊登、出版的八项内容，包

括：（1）危及国家基础的内容。（2）有关外交、军事的机

密。（3）对外交有重大影响的内容。（4）煽动犯罪的内容。
（5）不能公开的法庭诉讼的辩论内容。（6）蛊惑民心、搅
乱财政的内容。（7）检察官、警察禁止的内容。（8）有害秩

序稳定和风俗的内容；同时要求从满洲国（伪满）外输入

之出版物，也必须遵循国内出版物的法律准则，举凡有

违满洲国体之出版物一律禁止⑤。从这些规范中可以窥

见伪满洲国欲通过国家机器掌控发言的企图，出版法的

颁布不仅是加强对内部出版的管理，更是要严格控管关

内（中国）引进的中文出版刊物的传播，彻底区分“满洲

国”与“中国”，为了更有效地加强国家论述，只要是内容

牵涉到反满、反日之思想的出版物一律禁止输入，在这

种氛围下，鲁迅的中文作品当然也在禁止名单中。
伪满洲国内虽无法直接阅读鲁迅的中文作品，然

而在满洲建国前引进的鲁迅文本，却有可能通过地下文

学社团在文学创作者之间加以流传，虽然在当局严厉的

监控下，文本流动的范围可能仅限于左翼知识分子间的

传阅。然而，即使是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后，以“鲁迅”作为

批判文艺典范的论述仍可见于满系的报纸刊物，由此可

知，鲁迅的中文文本虽不能见于伪满洲国，但鲁迅确实

影响了满洲文坛。欲探究鲁迅之所以能出现在满系文艺

论述之中的原因，不能忽视鲁迅文本的日译传播脉络。
早在1920年，日本的汉学家青木正儿（1887—1964）撰写

的《以胡适为中心的中国文学革命》中便提及：“就小说

而言，鲁迅是大有可为的作家。如他在《狂人日记》中对

于患有可怕迫害妄想症的人之描写，已经跨足到现今中

国小说家所未曾到达的境界了。”⑥这是鲁迅第一次以

其笔名被介绍入日本。而鲁迅作品的最初日译是于1922

年，由周作人翻译《孔乙己》，刊载在北京的日文周刊志

《北京周报》第19号，此周刊志也刊载过鲁迅翻译的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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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与猫》以及鲁迅的访谈录，后通过清水安三（1891—
1988）⑦于《读卖新闻》上以散文《周三人》连载介绍，鲁迅

也一举被引介入日本文坛。1920年的前半，鲁迅的作品

也被编入中国语的中级教科书中，一举使得鲁迅成为中

国五四新文学的代表性作家，也有助于鲁迅作品在日本

的流传。到了1927年，武者小路实笃主导的月刊志《大调

和》10月号上刊出鲁迅的《故乡》日译版，这是鲁迅在日

本被翻译的第一篇作品。1928年以后鲁迅的日译作品逐

渐增多，其中以1935年佐藤春夫、增田涉编译的岩波书

店文库版之《鲁迅选集》影响较广，除了在日本国内流传

之外，同时还传介至殖民地的台湾与朝鲜，其中增田涉

于1934年刊载在《改造》4月号上的《鲁迅传》也被译为中

文，连载于《台湾文艺》第2卷1号、2号、3号之上，给了台

湾文坛理解鲁迅的契机，并点燃了“文艺大众化”之议

题。
除了上述文坛的中国研究者们开始译介鲁迅、研

究鲁迅外，鲁迅去世之后，1937年改造社便整理出版七

卷的《大鲁迅全集》，此举也可得知鲁迅受到日本知识人

重视的程度，并且在增田涉之后，1941年3月由小田岳夫

执笔的《鲁迅传》（筑摩书房）出版，这也是日本最初完整

统合鲁迅一生的传记。另外，作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核
心成员的竹内好也于1944年12月出版《鲁迅》，对于增田

涉与小田岳夫的鲁迅理解多有批判与修正，并且也树立

他自我的鲁迅观⑧。从上述的鲁迅作品的日本译介概况

可以得知，鲁迅的作品自1920年代之后便开始在日本流

传，及至战争期间也仍是以中国新文学的启蒙者被传

译，可以说，在战争氛围下，“鲁迅”在这些文学者的笔下

已经脱离了时代，被上纲成为近代中国文人的理想形

象，是中国的民族魂也是精神与文学的启蒙者。通过日

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们对鲁迅的符码化与译介，使得鲁

迅成为中日间共同的文化符码，在战争期乃至于大东亚

战争时期“日满一体”“民族协和”的国策下，被神话化以

及理想化的“鲁迅”身影，俨然成为日中友好的桥梁，这

可从1937年古丁发表的《鲁迅著书解题》译介以及1944

年外文翻译出版小田岳夫《鲁迅传》得到印证，而在此共

识下，鲁迅的传播也成为可能。

三、一场论争：倘若伪满洲国会
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

1936年10月鲁迅去世，中国各地包括北京、上海在

内，纷纷推出鲁迅追悼纪念专号，透过各纪念专刊的出

版也迅速将鲁迅予以典范化，鲁迅俨然成为引导国民精

神的灯塔，是民族灵魂的象征。满洲文坛自1936年6月开

始直至11月止，《盛京时报》《大同报》以及《泰东日报》上

也先后报道关于鲁迅病重、逝世的消息，并刊载了纪念

鲁迅的相关文章。中日战争爆发之后，1937年3月创刊的

纯文学志《明明》于11月也推出鲁迅纪念特辑号，其中古

丁特别将日本出版的《大鲁迅全集》中置于各卷卷末的

“解题”统整翻译，题名为《鲁迅著书解题》发表在此纪念

专号上，共收录了增田涉、鹿地亘、胡风、松枝茂夫、小田

岳夫等人的作品，最后由古丁附上《译后赘记》。
在《译后赘记》当中，古丁直接提出除了鲁迅之外，

“东洋还有几个作家值得刊印全集的呢？”⑨将鲁迅置于

东洋最伟大的作家之列。
古丁特别强调鲁迅能谈今溯古，又论古及今，并认

为其反复论说的目的就在于“在绝望中觅希望”。对于满

系作家而言，古丁所提出的鲁迅精神恰巧扣合了其自身

境遇，在战争期间言论备受压抑、限制的空间中，期待通

过鲁迅精神的传承，在绝望中寻找希望。古丁在文中也

表明自己翻译的目的，是要让无缘阅读鲁迅著作的满洲

读者们，通过这些解说、介绍一窥鲁迅之梗概，如此一

来，也加速了鲁迅的符码化过程，他提到，“然而，鲁迅怕

终究是‘鲁迅’罢，我们甚至于不能以‘周树人’来代替

‘鲁迅’。”他想以“鲁迅”为镜，借以照看满洲的文学。从

古丁对鲁迅精神的提出与摹写，可以看出这位周旋于日

满之间的文化人，意识到的日满共同符码：“鲁迅”之效

用，并欲以此推动、刺激战争氛围下的满洲文坛之用意，

古丁透过高举鲁迅精神，一方面激励满系文学的创作，

给予文学者们一盏指导明灯；另一方面也以此制衡文坛

泛滥的通俗文学。对于古丁而言，“鲁迅”不再只是文学

革命中的一员，他成为抗争、不屈与奋发的象征，也在满

洲的多语境书写场域中，成为其创作的保护盾⑩。
综观满系的文学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出战争初

期支撑满系文学活动的文学杂志主要有《明明》（1937）、
《艺文志》（1939）、《文选》（1939）、《作风》（1939）等刊物。
其中受到月刊满洲社创办人城岛舟礼的资金支持，于

1937年3月1日创刊的《明明》，可说是战争期间最具启发

性的满系文艺刊物輥輯訛。《明明》从发刊到停刊虽仅一年

多，然而《明明》的发刊对于满系文学的发展实有具体的

作用与意义，首先，《明明》的创刊将满系文学者们以报

纸副刊文艺栏为主的“报屁股”文学提升为纯文学志的

层面。其次，提供满系文学者们因“弘报协会”整顿报纸

之故而萎缩的发表空间。
此外，《明明》的发刊也意外引发了山丁、古丁等人

的“乡土文学”论争，这场论争揭示了满系文学者们对于

政治议题的不同对应，以及创作方向的分歧。《明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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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期（1937.5）中登载了疑迟的《山丁花》，而主张乡土

文学的山丁便于第5期（1937.7）中发表了《乡土文学与

〈山丁花〉》一文，将《山丁花》视为乡土文学的代表，主张

这是一篇写实主义的乡土文学之创作。对此，古丁以及

《明明》的成员不表赞同，因而引发了双方对于乡土文学

的论战。
对于山丁而言，乡土文学中所揭露的阶级对立、殖

民主的剥削最能切中当时伪满洲国的现状，相对于政府

主张的“王道乐土”之假象，唯有以写实的才能彻底对抗

官方文艺；加上满洲国（伪满）“建国”初期，山丁在北满

与前述的东北左翼作家群有过密切的来往，更强化了其

欲以乡土文学进行文艺抗争之路。而古丁则不同，古丁

曾就读于日本人开办的长春公学堂以及沈阳的南满中

学堂，后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33年返回长春之后曾

任职于伪满洲国“国务院”总务厅统计处的事务官，1940

年以后专心从文，经营艺文书房，并担任过满洲文艺家

协会大东亚联络部部长，可以说，由于古丁处在日、满间

的位置，使其对于文艺的看法可说更形复杂，然而，从他

以笔名史之子发表于《明明》第5期的《大作家随话》可以

窥见其对满洲文艺的看法。
首先他呼应了石敢当发表于《月刊满洲》上“倘若

满洲国会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的提问，并认为这是满

洲文学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大课题。鲁迅似的大作家，该

是怎样的呢？古丁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首先他先界定

鲁迅似的大作家应有的态度，他认为鲁迅的杂文“全是

肉搏社会的匕首，因此知道他非特是大作家而且是大战

士”輥輰訛，文中再三肯定鲁迅的战士精神。第二点他讨论了

满洲文坛应该如何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的方法，首要条

件是针对文坛的出版统治，他认为文化统治者（当局）在

文艺上应该放松钳制，给予读书人读书与思索的自由

（此处意指当时颁布的出版法而言），由于中文书籍遭

禁，古丁调侃当局：“我们连买《辞源》都犯罪的，我们的

案头只剩下了“四书”、“五经”，“五经”里即便蕴藏着几

多珍宝，似乎并不能产生‘鲁迅似的大作家’。”接着古丁

也提出满洲文坛当前的歌颂“王道乐土”的王道文艺的

弊端，他指出：我们的文坛，自从大主笔（指穆儒丐）创作

了《感谢情调》之后，是只许堆笑言不准做哭脸，只许发

赞声不准泄叹息的了。我始终相信：唯有大声疾呼才能

震撼萎靡的灵魂，佯笑假赞却只会压缩欲裂的血管。最

后古丁讨论了“鲁迅似的大作家产生后将如何呢？”可能

也因为找不到出版社以及使用白话文而遭查禁，这样一

来，鲁迅似的大作家也将会被斩首消失了。古丁最后以

“大寂寞。大荒原。不可救治的哑巴和聋子”来总结满洲

文坛，而期许文学者们“不妨朝着不知道方向的方向奔

突”。相对于执着乡土文学之路的山丁，古丁在文艺主张

上可说顾及了满洲文坛之现状，也预见乡土之路将会在

政治压迫下走上末途，因此着眼于出版与发表。他之所

以提出鲁迅作为文艺典范，首先是意识到鲁迅作为伪满

洲国的满系与日系文人间所共通的符码的功效，透过这

个共通的符码，古丁不仅能得到日本方面的助力，并且

在鲁迅的名义之下也得以发展满系的文艺，另外，鲁迅

弃官从文，以文针砭时局的创作历程与古丁自身也有相

似之处，因而古丁摹写大量的杂文，并以此推动其无方

向的方向之文学主张輥輱訛。
古丁强调自己的文学路线，亦即“没有方向的方

向”，反对一切主义的标签，这个文艺思路是承袭他发表

的《大作家随话》而来，其主张的“写与印”以及“无方向

的方向”与山丁主张的“乡土文学”所引发的满系文学路

线之争，使得战争期的满系文学呈现了两大流派，以古

丁、小松、辛嘉、疑迟为主的“写印派”与以山丁、秋萤、季
疯、吴郎为主的“乡土派”，强调建设“热与力”“描写真

实”“暴露真实”的东北新文学路线呈现对立的状态。在

刊物的发行上也呈现两大路线，《明明》与《城岛文库》的

发行支撑了古丁诉求的“写与印”文学路线，另一方面

1938年7月2日以山丁为首的乡土派文学者则透过《大同

报》发刊的文艺专页上与《明明》成为战争初期两大满系

文学路线。此次论争中也揭露出满系文人对于当局的态

度，一方面古丁等人的写印主义可以视为对政治议题的

消极回避，以文学为主轴的文学路线刻意模糊了政治的

焦点，另一方面山丁等人的写实主义之“乡土文学”，其

意在暴露满洲现况的书写模式则具有明确的抗拒色彩，

特别是呈现出与当局之间的微妙不妥协感与古丁等人

的暧昧思维有所不同。
对古丁等艺文志派同人而言，推动满洲文学的途

径唯有通过创作以及出版，他们认为满系文学尚在发

展，未达到可以提倡主义的境界，并且单靠满人作家的

单独力量达到的成果相当有限，此也为古丁与日系文化

人的密切互动提出了解释。意即，在出版的前提下，为了

推动文学与日本之间的提携互动成为无可避免的策略，

然而却也埋下了为日本的大东亚战争之文化策略协力

的契机輥輲訛。
有别于“艺文志派”的日满合作，在《艺文志》盛大

的出刊之际，秋萤、袁犀、孟素、李乔、李妹、陈因等人在

奉天成立文选刊行会，同年12月创刊《文选》，由秋萤、佟
子松任编辑。在《刊行缘起》中明言，现阶段的文学已经

不是超时代的为艺术而艺术或个人主义的牢骚泄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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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文艺是教养的利器，认识现实的工具，因此作家

不能逃避客观的现实，遮蔽了客观的真实，要在真正的

实践中创造有生命的作品。此言论承续了山丁所言的

“暴露真实”之路线，可以说在1941年大东亚战争爆发之

前，满系的文艺工作便是以此两大路线为发展的主轴。

四、小结

仔细爬梳伪满洲国的满系文艺发展脉络，可以看

出战争期间被视为文艺符码的“鲁迅”，在满系文学中的

指导位置，通过满洲文坛的“鲁迅”译介传递，也提供一

个观看满系文艺发展的视阈，由此也可窥出在五四思潮

刺激下萌芽的东北新文学，虽历经满洲“建国”、打压左

翼以及种种的出版发表之钳制，但仍保留了其批判与揭

露现实的文艺本质。特别是在左翼作家出走关内之际，

‘鲁迅’被视为抗争符码在满系文艺被传承与摹写的过

程中抗衡了泛滥的国策文学，以及通俗文学的传播，并

给了满系文化人理想的文学形象，提供了精神的寄托。
并且，如古丁的《鲁迅著书解题》以及外文的《鲁迅传》都

是鉴于满洲文坛对于日本读本监控的相对和缓而得以

出版发表，由此也可看出战争期间满系文人们在译介路

径下所持续的鲁迅传播之成效。战争时期，在“民族协

和”以及“日满一体”的国策下，辞世后的鲁迅吊诡地成

为日中、日满的共通符码，而在符码化的过程中，满系文

人也通过鲁迅的提倡传递其文学理念，可以说为战争期

间众声纷纭的满洲文坛之满系书写保留了一条反映现

实的书写之路。■

【注释】
①此时期著名的文学活动与刊物如：1925年由奉天基督

教青年会所组成的文学研究会与启明学会，前者多以学生为

主；后者则由学校教员、新闻记者以及各机关的职员所组成。
文学研究会发行《奉天学生》；启明学会则出刊《启明学报》，活

跃的作家有：金小天、郭心秋、李笛晨、赵虽语、赵鲜文、郝心

易、赵石溪、周筠溪、周东郊、屈以诚、苏子元、杨予秀、孙百急、
王莲友、吳以伯、罗慕华、张崇羽等人。另外，1926年由周筠溪、
周謇鄂等人于沈阳成立春潮社，发行《漫声》。此外，1926年至

1928年间，《盛京时报》的“紫陌”、《民报》《晨光报》以及《新亚

日报》等副刊上也刊载了相当数量的新文学作品，1927年《新

亚日报》与《奉天商工日报》也各自推出“绿痕”、“文学副刊”等
新文学发表园地，此时期著名的作家有：王一叶、孙孚生、杨
一、张弓、张笑潜、王语绿、新痴女士等人。1928年王一叶等人

更组成了东北文学研究会，另外，东北大学的学生也发行了定

期刊物《夜航》。个人推出的文学志有张士丐的《长虹》；此外，

《国际协报》《泰东日报》的副刊也都重新改版，延吉的《民声

报》更推出批判性十足的《荒原》。到了1929年，赵鲜文的《昭陵

红叶》、林霁融的《鲜血》以及张露薇的《情歌》等单行本的发行

受到注目，同时期活跃的作家群尚有：白晓光、李别天、秋嵩、
朗烟、茄啸、黃旭等人。参见大內隆雄：《满人の作家たちに就

いて》（关于满人作家们），收于《满洲文艺年鉴》（第一辑），

1937年10月。
②当时的中文创作，由于为了凸显“满州国”的独立色

彩，因从地方色彩浓厚的东北文学一律被改称为满洲文学以

符合当时的政治需求。而生活于满洲国的汉人也一律被归为

“满人”，便于当时民族协和论的推动，本文中对于此时期的汉

族与中文创作皆采用当时之称谓。参见大內隆雄：《满人の作

家たちに就いて》（关于满人作家们），收于《满洲文艺年鉴（第

一辑），1937年10月。
③《八月的乡村》于1935年8月由奴隶社出版，假托上海

容光书局发行；《生死场》于同年12月出版，同样由奴隶社出

版，假托上海容光书局发行。许广平对于这两部作品回忆道：

“作为东北人民向征服者抗议的里程碑作品，是如众所知的

《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这两部作品的出现，无疑地给上海

文坛一个不小的新奇与惊动，因为是那么雄厚和坚定，是血淋

淋的现实缩影。”参见许广平：《追忆萧红》，收于《文艺复兴》1
卷6期，1946年7月。

④关于田贲组织“鲁迅文学研究社”的组织时间，也有说

是1935年。参见刘慧娟编著：《东北沦陷时期文学史料》，84-85
页，吉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⑤参见东北沦陷十四年史总编室、日本殖民地文化研究

会编：《伪满洲国的真相：中日学者共同研究》，181-187页，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
⑥参见《支那学》1卷1号—1卷3号，1920年9月—11月。
⑦清水安三（1891—1988），为《北京周报》的投稿人，通

过投稿与鲁迅有所交流。1924年将其撰写之散文整理出版《支

那当代新人物》及《支那新人与黎明运动》两本著作，是大正时

期鲁迅作品在日本的传介的先道者之一。参见藤井省三：《鲁

迅：东アジアを生きる文学》，156页，东京岩波书店2011年版。
⑧参见铃木将久：《竹內好与〈鲁迅〉》，收入徐秀慧、吴彩

娥主编《从近代到后冷战亚洲的政治记忆与历史叙事国际学

术研讨会论文集》，73-90页，台北里仁书局2011年10月初版。
⑨古丁：《鲁迅著书解题》，后收入李春燕编《古丁作品

选》，529-56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⑩对此，黄万华也在《古丁文学创作论》中有过相同的主

张，他提到：“古丁编译的《鲁迅著书解题》，其价值不仅在于它

是如此全面地向无缘读鲁迅著作的东北读者介绍了鲁迅的小

说、杂文、散文诗乃至日记，还在于它向‘在无声里偏要私语’
的东北作家们提供了一种精神支柱、民族力量。”收入李春燕

编：《古丁作品选》，643页，春风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輥輯訛《明明》停刊之后，原《明明》社的同人：古丁、辛嘉、疑

迟、外文、百灵于1939年8月组成诗歌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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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7 页）会，文学主张上承继古丁一贯的写印主义，

共出版了古丁的《浮沉》（散文诗集）、小松的《木筏》（诗集）、百
灵的《未明集》（诗集）、成弦的《青色诗抄》（诗集），此诗歌刊行

会的同人们更在同年10月组成了艺文志事务会，出版艺文季

刊《艺文志》。
輥輰訛参见史之子（古丁）：《大作家随话》，收于《明明》第1卷

5期，1937年7月。
輥輱訛黄玄在《古丁论———文学“乌托邦”梦者的悲剧》一文

中，便指出：（古丁）“这种‘不可为而为之’的拗劲，就近于鲁迅

那种‘明知前面是坟，而偏要走’的烈性。他主张凡是有志于文

学的人，便应有‘私淑’的毅力。从他出奇的杂文看，在那暗云

低迷的文艺界能闪出若干亮点，便看出他多年来曾私淑过鲁

迅文风。”见李春燕编《古丁作品选》，569页，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5年版。从他提倡的“无方向的方向”“写与印”等文艺理念，

也可看出其对鲁迅提倡的“拿来主义”的继承。
輥輲訛《艺文志》除了有来自城岛舟礼的民间文化人的资金

外，此外从1940年5月、1941年1月的《满日文化协会纪要》，以

及满日文化协会理事长荣厚给外务省文化事业部三谷隆幸部

长的文书中可以知道，《艺文志》也接受了官方性质的满日文

化协会的补助，1941年《满日文化协会纪要》中关于文艺的部

分指出：为了振兴满系文学，必须对《艺文志》等的满系青年文

学团体给予后援（从1939年以来）。参见石田卓生：《〈艺文志〉
と满日文化协会》，见《中国东北文化研究の広场———《满洲

国》文学研究会论集》第1号，2007年9月，15-19页。作为满洲文

坛代表的古丁企图通过日本的补助达到文学推动的目的，一

方面官方也想利用古丁在满洲文坛的号召力，进行对满洲文

坛的收编工作，在此双向的思考下，《艺文志》也在这种双方立

场下创刊。

（李文卿，日本名古屋外国语大学讲师）

写微小说，作家要保持艺术尊严，走该走的路。如果脑海

中有七百页的小说，那么就要让它自然而然地呈现，给

读者一个挑战。如果我们都妥协了，那最后我们都输了。
一旦速食文化打赢了，文学就到了末日。但是我也相信

奇迹。比如“Harry Potter”（《哈利·波特》）就是一个文学

奇迹，一共七部厚厚的书，全世界的年轻人都在读。我觉

得这种奇迹还会再出现。在悲观中我们还要保持乐观。
吴赟：中国官方数次邀请您来中国参加有关中国

文学文化走出去的会议，这是中国目前提升文化软实力

的重大战略。能否请您谈谈您对“走出去”这一文化政策

的看法。
白睿文：我觉得从本质上来说，“走出去”是好事。

前面说到文化失衡，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远远不够，唯

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就是文化“走出去”，让读者、听
众多多了解中国文化。但是怎么“走出去”呢？文化到海

外产生影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很难用一些政策来

制定、来改变自然的流通的现象。不过国家可以在经济

等方面，向译者、向出版公司提供帮助。不过最终作品是

否被当地的老百姓接受，还需要他们具备开放的心理。
这一点是国策无法改变的，也不可能一下子改变。需要

漫长的过程。但假以时日，我相信会改变的。
吴赟：您觉得应该如何实现中美积极有效的文化

交流呢？

白睿文：我认为可以从多方面切入。文学是好的渠

道，电影是，其他比如京剧、话剧、舞台剧等表演艺术也

是。现在是中美交流新时代的开始。举一个例子。现在

越来越多的好莱坞大片请中国明星担任重要角色。范冰

冰在去年公映的《钢铁侠3》里扮演了一个小角色，不过

在美国版里被剪掉了。在今年刚刚公映的《X战警》里范

冰冰的角色就没有被剪掉。《X战警》之后，时间久了，如

果她再演几部好片子，慢慢地她就会在美国有自己的品

牌名声，美国观众知道了范冰冰这个演员，说不定再过

几年，等范冰冰自己的中国电影在美国公映的时候，《X

战警》的铁杆粉丝都会跑去看。经过这个过程，范冰冰就

变成了国际明星。时间久了，中国的明星，中国的故事，

中国的文化呈现会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吴赟，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副教授。本文是教

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编号NCET-13-0904）

和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国当代小说的英译

研究”（13BYY04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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